寻找凌云始末记

徐佑永

八十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统一启动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的过程中，笔者一次在南京参加党史资料征编座谈会时，从江苏省档案馆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吴江县有个叫凌云的人，1926年从震泽镇丝业公学接连四次秘密地给中共中央写信，不断报告请示工作。这四封信的亲笔原件，三封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一封保存在江苏省档案馆。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中共党史信息，它涉及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在吴江的革命活动，对此，先前却从未掌握。那么，这个凌云究竟是谁？家住哪里？还健在吗？

为了寻找这个凌云，我们东奔西走，曾在松陵、铜罗等几个镇上确实找到过几个叫凌云的，但最后都一一否定。真象大海捞针一样，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我们调整思路，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反复查阅早期的大量档案和报刊资料，筛选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上海档案馆得到了一个重大发现，这就是1926年萧楚女给林育南亲笔信的影印件。萧楚女，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后在广州大屠杀中被杀害，为我党著名烈士。林育南，1921年7月入党，时任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曾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后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当年萧楚女作为团中央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宣传委员，到吴江来检查工作。萧在给林的信中称赞和介绍了震泽丝业公学陈味芝和横扇中心小学傅缉光的情况。这是非常珍贵的早期党史资料，大家的惊喜之情可想而知。随即我们多次走访了陈味芝在震泽的同学、同事蔡元湛（曾任上海救济局律师、上海南市民众教育馆馆长），与震泽丝业公学联系密切的黄雅声、潘翔君等，他们都和陈味芝共过事，很熟悉陈，说他是个国民党左派。但对他有否凌云的化名及中共党团的身份，均不知情。正在我们苦于如何查证凌云其人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来自浙江绍兴党史办的一封信，要求寻找凌云在震泽的活动情况。他们告知了中共党员凌云是1925年离开绍兴到震泽的。
1984年10月，我们赶赴绍兴，在绍兴党史办的协助下，详细地了解凌云在绍兴的情况。1923年8月，凌云从上海大学附中转学来绍兴。在绍兴五中（即现在的绍兴市一中，当时浙江省立五师并入）师范讲习科学习。他担任了青年团绍兴学联总干事，并由他为主编，出版刊物《绍兴学生》。1924年，由他发起成立了绍兴学生联合会。他在绍兴还发起了震动杭州城的持续三个月的绍兴五中学潮。1925年9月，由中共上海区委特派员唐公宪（时任青年团杭州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批准，陈味芝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参加中共绍兴特别支部甲组活动，并担任绍兴特支干事。当时绍兴特支内分两组：甲组有凌云等党员5人（代号“大学部”）；乙组有王若真等团员4人（代号“中学部”）。9人中，男5人，女4人，其中6人是学生。中共绍兴特支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
1925年11月，凌云离开绍兴回家乡吴江县震泽镇。凌云离绍后，党团组织对他十分关心牵挂，希望上级党组织能保持与他联系。对此，绍兴党史办王文全向我们出示了从上海档案馆复印的中共绍兴特支给中央的报告，共有三件。1925年11月23日，《团绍兴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关于绍兴团及群众工作情况》中称：“绍兴工作很多，惜我们同学很少。我们一共九人，今有一同志凌云已离绍赴家乡，恐今年不复来绍，近日极力活动者祗有一、二人。”（原件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下同）。1925年12月7日，《团绍兴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与国民党县党部右派斗争情况及群众宣传工作情况》中说：“现有同志凌云已离绍而赴嘉兴之震泽，不知哪方有否西校设立？请速来函。倘该处无西校，不知凌云该属何校了，请速告知！”（西校，为中共党团组织的代号）。1926年12月17日，《绍兴党团扩大会议记录》中写道：“1.援助凌云回五中案，劝凌云留级回校……”
在绍兴，我们走访了在五中与凌云同过学的陈振麟。他说，凌云1925年底离开绍兴回震泽后，在1926年夏天又来过绍兴，是带了女朋友汤雪华一起来的。在他家（绍兴称“九梧山头老陈家”，后改为人民路186号）住过一段时间。陈振麟是大革命时期浙江省的著名党员，那时担任中共浙江丽水地委书记。他与凌云的关系极好，他知道凌云又名陈味芝。

回江后，我们想方设法寻找陈味芝的亲属。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表弟凌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政协上海市闸北区区委委员。又找到了他的胞弟陈维勤，信奉天主教，在上海徐汇区土山湾天主教堂画宗教画。接着还找到了他的儿子陈正一，上海玻璃仪器制造厂工人。他们都介绍了有关陈味芝的一些情况。由此，我们终于在苏州娄门葛百妇巷20号边门见到了汤雪华，时年78岁，海门人，她与陈味芝是上海大学附中时的同学。她痛哭流涕地讲述了陈味芝的一生，陈被害那年结婚刚10年，她31岁，儿子3岁。
凌云就是陈味芝，就此得到确认。而在吴江，大家对他知之甚少。即使今天，吴江本地的史书中对他一直缺乏全面的记载，县、镇志的人名录中也从未收录过。下面，笔者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作一简述，试还凌云的真实人生。

陈味芝，1902年出生，盛泽镇人。父亲陈习仲，为盛泽镇世家。陈家上几代为旧清官人，至陈习仲一代已彻底破产。其胞姐嫁给中国著名法律家陆鸿仪，民盟成员，解放初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兼高院民庭庭长。母亲，震泽镇人，为凌泰康丝行凌培卿（满清举人，辛亥革命时任吴江县教育科长）的第二个女儿。凌泰康丝行，是一家经营外销丝经的商号，创建于1902年，有四个海外驰名的辑里丝商标：金狮、银狮、金羊、银羊，商标使用了三十余年。丝行在震泽镇砥空街48号内进，外面是同顺乾药店。由于陈习仲是纨绔子弟，染上鸦片，不治生产，早早故世。他夫人带着两个儿子常年住在娘家。她心情忧郁，患了精神病，长期住苏州福音医院，抗战中病逝于该院。陈味芝与陈维勤从小居住在外祖父家里。陈维勤七岁那年被送上海教堂办的孤儿院，陈味芝一直住外婆家上学读书。
1920年，陈味芝到上海闸北青云路弄内上海大学附中上学。在上大附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上大校务长恽代英（时任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8月，陈味芝由上大附中转学绍兴。1925年11月，凌云离开绍兴回家乡吴江县震泽镇。这个时间，除中共绍兴特支的报告能证实外，还可从“国民党吴江县第五区第八次会议记录”中找到佐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震泽丝业公学召集会议，通过陈味芝由绍兴转入本区分部表格一件，选举陈出席县四大。临时提案：（乙）下次分部开会，陈味芝演讲。”
国民党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1日在平望八慵园得真堂召开。出席者除各区分部代表外，江苏省党部特派代表宣传委员萧楚女出席并演讲。陈味芝是作为五区二分部代表出席的，他在大会上的题名录的名次为第19号。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连提了五案：《党内党的训练和教育案》、《拥护国民政府案》、《申讨叛党党贼案》、《组织吴江县反帝国主义同盟案》、《组织非基督同盟案》。
陈味芝在震泽，一面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现，一面抓紧秘密开展中共党团工作。他以震泽丝业公学为通讯处，仍化名凌云，接连四次写信给中共中央（代号“曾延”）。

1925年12月23日《为吴江县民校开代表大会征求提案事》（民校，为中共党团同志称呼国民党的代号。）信上说：“责令从速发展组织，同意萧楚女意见，愿作工作。元旦日，我吴江县民校开全县代表大会，我作此地五区二分部出席代表。”

1926年1月4日《吴江县国民党代表大会及震泽镇情况》中说：“元旦日，吴江县国民党在平望开代表大会，省部特派员姜长林、萧楚女均到场。我提议案5个，通过4个。”

1926年1月17日《学生会成立和在吴江县活动》中说：“本校学生会已正式成立。今天校内开演讲会，这两天曾与横扇小学教员、民校同志傅缉光等作宣传谈话，结果尚好。在县代表会时，我提出组织非基督同盟案被否决，这是萧楚女先生请自看见的。”

1926年1月27日《吴江民校工作情况》中说：“奉廿二手示，及转来印刷物多件，均已收到。我的通讯处仍为丝校。”在信中还就发展党员、介绍组织关系、开展学生运动等问题作了请示，要中央不断通告。

陈味芝在吴江，还积极参与了《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案》、《申讨段政府案》的提出，使之通过。他在震泽丝业公学积极组织举办云南起义纪念会（1925年12月25日），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926年冬，柳亚子在上海举办寒假训练班，陈味芝自吴江去沪与会，并摄影留念。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在吴江县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们看到的就有：《劳动者快快团结起来吧》（1925年5月1日《新震泽》创刊号）、《要建设新中国，要组织起来》（1926年1月16日《新黎里》报第60期）、《学说被人信仰及反对的原因》（1926年1月16日《新黎里》报第三版）。文章语言犀利，旗帜鲜明，全力为革命鼓吹呐喊。
当时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十分重视吴江县的工作。中共早期著名党员侯绍裘、沈雁冰、陈望道、恽代英、杨贤江、董亦湘、邵力子、王一知等曾先后来吴江县演讲和活动。1926年初春，中共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在写给林育南的信中说：“震泽丝业公学陈味芝极力左倾，他在吴江全县民校大会上连提五案（如清党、反帝、训练及纪律、反基等），真如我们的同志一样。他认识秋人，请即去信秋人，叫他和他通讯。”信中的“秋人”，指张秋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青年团上海地方执委会书记，1928年被杀害，为我党的著名烈士。
1926年，鉴于陈味芝的家境困难，他曾不断向柳亚子求助，柳亚子也确实资助了他当时生活和学习的费用。这方面的情况，可从柳亚子当年6月14日、15日、7月28日、8月17日、24日致姜长林的六封信中，找到印证。（见柳亚子《书信辑录》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6年下半年，陈味芝返绍兴后，不久即投身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44军（军长叶开鑫）任少校宣传股长。从军队回来后，他先在吴江城内高家住了一些日子，旋即就去浒墅关竹青小学当教师。1933年——1936年，他在苏州宫巷1号办《舆论报》，在苏州玄妙观举办“反日委员会”，此时他家住柳巷。陈味芝口才极佳，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后《舆论报》被当局查封。

抗战爆发，陈味芝与汤雪华到吴县田泾镇东港场，住唐永林、钱静梅家，后搬至太平桥杨港。陈味芝一边教书，一边组织队伍，教夜校，搞宣传。不久，在田泾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治安队，开展自卫保家乡的抗日斗争。

1938年7月，陈味芝为了更好地加强队伍的正规训练，使这支队伍尽早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他向东太湖边的程万程军部队提出了收编他的部队的要求。程万军原是国民党陆军第79军的一个连长，淞沪战役后逗留在东太湖一带，溃兵散卒不断聚集，组织起一支抗日义勇军。程万军自任司令，曹绍文为副司令，吴江人金鲁望任司令部秘书。（金是接王绍鏊函召，奉命回湖滨任程部秘书。）该部队共有5000多人，司令部设在吴溇。
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系统领导人丁秉成（陈显堂）带队来吴江开辟工作，争取改造地方武装。丁通过王绍鏊（同里人）的关系，与程万军部队的副司令曹绍文建立了联系，并与特科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在程部的内线倪子璜及金鲁望接头，将“武抗”成员林风安插在程部政训处任总干事。丁秉成等人以政训处的下属“青年服务团”为活动基点，发展“武抗”成员。

同年8月，程万军派六支队司令何锡光来阳澄湖，收编陈味芝的部队。部队整编后，何锡光任司令，陈味芝任参谋长。这支游击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随同何锡光前来阳澄湖的有一名副官叫胡肇汉，湖南岳阳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班长，担任过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官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警长。此人十分阴险狡猾，嫌不被重用，一直虎视眈眈，伺机谋反，以攫取兵权。

收编后几天，何锡光应太湖程万军密召，回横扇叶家港，临走时，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陈味芝。此时，凶狠毒辣的胡肇汉觉得除掉陈味芝的机会来了。他带着几个心腹赶到湘城镇陈味芝驻地，缴了陈警卫队的枪械，不由分说将陈味芝捆绑起来，拖至阳澄湖边的一条船上。然后用扁担从头到脚直插在陈的背脊上，把他的双脚塞在一只缸甏中，把船摇到湖中心，以“种荷花”的极刑，把陈沉入湖中。陈味芝惨遭杀害，时年36岁。陈味芝遗体由当地农民钱琴梅、唐永林和医生阮杏仁帮助埋葬。
陈味芝被杀害后，胡肇汉连夜拉着这支队伍到田泾乡肖泾村，成立阳澄湖游击队，自封司令。

两个月后，程万军在日军的胁迫下屈膝投降，由伪绥靖部收编。中央特科丁秉成和“武抗”成员迅速撤至庙港，与之关系中断。尔后，胡肇汉就将部队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成员十分复杂。在1939年以后，反共行为不断，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磨擦事件日益频繁，反映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的消极态度。1941年6月，胡肇汉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带部队窜至横泾镇（今沙家浜镇），横行霸道，堵截攻击新四军，与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部发生磨擦战斗，后侥幸逃脱。
解放前夕，胡肇汉逃往台湾，随即又受国民党军统委派潜回上海。1950年9月被我苏州专署公安处捉拿归案，11月28日在苏州正法。胡肇汉的罪有应得，总算告慰了陈味芝的亡灵。笔者1984年曾在苏州专署公安处档案室查阅过胡肇汉的档案。在预审卷《江苏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所属的“前进指挥所”中记着：“前进指挥所主任胡肇汉，支队司令王群，匪吴江支队司令归澄章等64名。”胡被捕后，写下详细坦白材料，其中“谋杀参谋长陈味芝，自立为王”一节，就约有2800字，内容与上述史料基本一致。

六十年代，当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公演后，人们众口一词地公认胡肇汉就是剧中“司令”胡传魁的原型。特别是当年参加过东路抗战的新四军老同志，几乎一致把胡传魁对号入座到胡肇汉的身上。其实，这只能算是一种巧合而已。
以上是有关寻找凌云的来龙去脉，其中有些史料应该还是首次公开披露。今天特为他添上一笔，不仅是为了追思这位惨遭毒手的革命先驱，更是对我市早期中共党员活动史实的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同时也给吴江近现代人物录增补一名人士。

